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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峰有五个没想到：第一，自己这么矮，怎
就姓高名峰？ 第二，爸妈都不矮啊，怎么自己只
有一米六？第三，当了警察，而且是交通警察！第
四，成了全省交警系统先进模范，总队号召全省
交警向他学习。 这第五嘛，他想起就挠头，脸蛋
绯绯红。

你想知道呀？ 急啥子， 等我泡杯平利女娲
茶，再跟你慢慢谝。

二

高峰生下来三斤八两， 村头孙瞎子掐指一
算，这娃命里克父。 咋办？ 村小的高老师两口子
结婚多年不是一直没生吗？何不过继给他们？说
起来也不是外人，表兄表妹的。 高老师夫妇意外
得子，喜不自禁，为宝贝疙瘩起名翻遍了字典，
最终定为“峰”———山的顶点，祈望儿子做最好、
最优秀，“高峰”大名就是这么来的。

为啥长到一米六就不长个儿了， 哦， 你晓
得？ 等我喝口茶，这茶啊，头道水二道味，得慢慢
品。

高峰生父生母都不矮， 头上哥姐在村里也
算高个儿了，养父高老师也不低，一米七的标准
个儿，养母更是标准身段，他怎么就比人矮一截
呢？ 不晓得了吧？ 你也喝口茶醒醒脑，我们平利
茶好得很。

高峰为啥这么矮？ 科学的解释叫隔代遗传，
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矬子”，但人矬艺高，家境
殷实，娶了邻村最漂亮的女子，生了一堆儿女，
个个随妈，出类拔萃。 高峰纳了闷儿，怎么单单
到他这儿就随爷爷了呢？

三

高峰怎么当了警察，而且是交警？ 高峰凭什
么不能当警察，而且是交通警察呢？ 他个儿矮，
可在规定身高之内啊，当兵都行，怎么就不能当
警察？ 你瞅瞅《兵役法》，依照法律服兵役是公民
的光荣义务； 你再查查 《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
准》，男性青年一米六以上，他刚好够线。

你问我咋这么清楚？ 嘿嘿，我是老兵，当年
的乡武装部长，高峰就是从我手上走的。 小子如
今混好了， 知恩图报， 感谢我当年坚持原则没
“卡”他，每次回老家都过来看我，这茶就是他送
我的哩。

不过，这小子还是吃了点个子矮的亏，新兵
训练结束被分到炊事班，干啥？ 喂猪！ 笑啥？ 我
没骂人，你外行了，炊事班分工明确 ，采购 、切
墩、洗菜、做饭，还有一个，喂猪。 一年后猪喂得
膘肥体壮全连满意，高峰被调岗为“大厨”，再一
年后，直接提拔为司务长兼文书，他是差两分就
上大学的人，平日喜欢看个书写点新闻，一来二
去有了小名气， 全连都知道炊事班有个 “高记
者”，你说，这司务长兼文书不让他当，谁当？

那年复员正赶上交警扩编， 十来个小伙子
全都安排到了交警大队， 当过司务长兼文书的
高峰，领导当然要把他留在身边，管财务写总结
计划呀。

四

话说这天上级检查工作， 作为办公室新兵
的高峰，早早来到会议室，摊开笔记本恭候领导
莅临。 领导们鱼贯而入，其中一位突然对县大队
长劈头盖脸一顿吼，大队长对突如其来的“熊”
非但没害怕，反而“噗嗤”笑了，倒是高峰脸憋得
通红，坐不住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咋回事？ 那领导瞥了一眼门拐角的高峰，扭
头冲大队长发火：“你咋管理的？ 开会是个严肃
事，谁还把孩子领到会议室？ ”众人眼光齐刷刷
聚焦到高峰身上。可不是吗？门拐角的高峰缩作
一团，只露出一张稚气未脱的孩子脸，可能第一
次见省厅领导，作为记录人员怕漏掉任何细节，
一双小眼睛瞪得老大盯着主席台， 让人感觉那
是一双怯生紧张、提心吊胆的眼，最要命的是他
穿着便服，满屋子一律藏蓝制服大檐帽，你说显
眼不？ 可这不怪他呀，个头是爸妈给的，他也想
长高，可不长啊，制服是单位发的，他才报到，不
是没发吗？ 他天天还盼着穿属于自己的警服呢。

自从乌龙事件，高峰自尊心受损，情绪一落
千丈，上班窝在办公室，从不往人堆里扎。 这交
通警察， 几乎个个体格魁梧， 带跟儿的皮鞋一
蹬，腰带一扎，精神溜了的，再把大檐帽一戴，那
个头“蹭”地就比常人高出一大截，高峰一米六，
又矮又瘦，这不“鸡”立“鹤”群吗？

这变化自然瞒不过大队长。 事情巧就巧在，
被安排在城区中队城关小学门前岗哨执勤的
“麻杆儿”，也闹情绪了。

五

“麻杆儿”是谁？ 顾名思义，此人又高又细，
大名马甘勇，和高峰一块分到交警大队的。

队领导原想这小子个子高， 小县城街道还
没装红绿灯，城关小学门前是个十字路口，对面
目前正在施工， 使本来就狭窄的巷子更加拥挤
堵塞，特别是上下学时间点，车水马龙，就专门
把一米八的他安排到城区中队， 而且特别嘱咐
让他负责城关小学门前的交通秩序。

结果———你猜怎么着？ 一个月刚过，这小子
就受不了啦，一天站到晚，不停地疏导交通，早
中晚上下学时间点， 学校对面施工队憋足了劲
拼命赶进度， 要赢回上课期间不让开机器的损
失，大人孩子喊叫声、过往汽车喇叭声、搅拌机
轰鸣声、电焊器切割声，声声刺耳，执勤交警哪
敢有半点马虎？ 不但大幅度夸张地比手势，还得
扯起嗓子使劲喊， 有时不得不伸开双臂用身体
给孩子们当护墙。

其实这都没啥， 对于当过兵的来说， 不是
事，让“麻杆儿”最恼火的与高峰恰恰相反，他站
在小学生“矮人国”当中 ，鹤立鸡群 ，当真成了
“麻杆儿”， 有时调皮孩子干脆从他的胯下钻进
钻出， 不认识的人当然不敢也不好随便呼他外
号， 但他从此又有了一个类似的别称———旗杆
儿。 更有哈怂，人家冒着生命危险在那儿忙前忙
后疏导交通，大冬天的累得满头大汗，他坐在车
子里稍堵一会儿，就喋二话：“傻大个儿……”你
当这话甘勇没听见，他装糊涂罢了。

马甘勇鼓足勇气找大队长汇报思想， 拐弯
抹角请求调岗， 话当然说得好：“请组织把我调
到最艰苦的岗位。 ”

不几天，队里调整了三个人：调马甘勇到关
垭检查站，负责公路车辆检查。 关垭检查站比起
城关小学岗哨，离县城远了点，也的确艰苦些，
可那是陕鄂两省交界处， 在那执勤是要代表整
个陕西形象的。 马甘勇那块头儿往那儿一站，活
脱脱一尊高大的“兵马俑”，手一招，过往司机个
个乖乖地接受检查。 个儿高的优势充分展现出
来，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这心情好了，也能吃了，
不几年，马甘勇变“电线杆”，再由“电线杆”壮得
像“铁塔”，成了陕鄂关垭一道靓丽风景。

调整的第二个人是， 将关垭检查站的周昌
安调到大队办公室。 这周昌安不知咋的，从穿上
警服那天起， 小眼睛架了副近视镜， 人瘦鹰钩
鼻，活脱脱就是电影《渡江侦察记》里狡猾的情
报处长。 这小子最近谈了个女朋友，三天两头往
城里跑，没想到天上掉馅饼，这么好的美差砸到
自己头上，高兴得都要哭。

第三个人嘛，当然是高峰了，接替马甘勇到
城关小学岗哨执勤。 从大队办公室调到一线执
勤，一般来说，有两种情况，要么是组织准备提
拔，有意锻炼，让他体验、镀金，要么是领导不待
见，让他离得远远的。 高峰什么也不是，他只想
逃离那个让他压抑、伤自尊的“鬼”地方，虽然有
战友、同学讥笑他傻，可他愿意。

领导站得高想得全，人尽其才，把干部放到
最利于发挥特长优势的最适合岗位，这下好了，
皆大欢喜，瞧人家领导，多会当！

六

高峰到了新的岗位，头几天还真不适应，特
别是在那几个时间点，神经弦绷得紧紧的，生怕
出一丁点儿差错，累一身汗的惊一身汗，好不容
易下班了，身子骨也散架了，吃过饭倒头就睡。

时间过得真快，忙忙碌碌一个星期过去了，
双休日高峰美美睡了两天， 养精蓄锐迎接下一
个周。

第二周环境熟悉了点， 人也似乎轻松了一
点，这里吵是吵、闹是闹，也比坐办公室辛苦多
了，可这里没领导，没有其他高个子警察，高峰
不觉得压抑， 也不再担心又有哪个大领导把他
当孩子。 在这里，他是最高指挥员，特别是站在
娃娃当中，他高出一个头，越是上下学人多时，
他越醒目。 个子最高，衣服最靓，责任最重，给了
他无比的自信和主人翁的感觉， 他有了保护孩
子们的强烈愿望。

一晃一个月过去了，高峰已经弓马娴熟，忙
里偷闲也观察起过往车辆和接送孩子的人群。
他发现凡是过百万的豪车，车牌号大多是“888”
或“999”，开车或坐车的人尤以矿老板居多，节
假日特别是春节前后简直扎堆； 价值二三十万
的，公车居多，星期一八点以前和周末六点出现
的频率高； 十到二十万的大多是一般老板和普
通干部，上下班时间点车里基本没空过，拼车的
多；绿色青蛤蟆出租车突降暴雨时特别俏，遵守
交规比开公车、豪车的人要好；小县城最多的还
是摩托车，学生上下学、干部上下班时间点时，

满街都是，常常挤得大车寸步难行；比摩托车更
厉害霸道的是电动车，少数“二愣”骑着它横冲
直闯，高峰更多的是防他们。

他发现凡是年轻爸妈接送孩子，利利索索，
转身就走，急着上班呀。 爷爷奶奶不同了，过场
多得很，路上和小宝贝说说笑笑，有的还打打狂
狂，到了校门口，再三嘱咐诸如要听老师的话、
不准打架、不准买小摊位的零食、下课了要记得
上厕所等等，有位老奶奶还细心啰嗦，也不怕别
人笑，提醒孙娃子莫忘记擦屁股，临了，爷爷奶
奶们还要给宝贝再整理整理穿戴，这儿扯扯，那
儿拉拉，然后才罢手放行，举起右手颤颤巍巍摇
摆：蛋蛋、圆圆、红红，再见！ 那声音温柔得肉麻，
这时候宝贝疙瘩一定会用发嗲的声音回爷爷奶
奶的话：爷爷，再见！或者，奶奶，再见！若孩子忘
了这个过场，爷爷或奶奶一定会喊回孩子，重新
来一遍，直到孩子回话：爷爷，再见！ 或者，奶奶，
再见！ 这才满意地露出笑容，撵两步瞅着孩子小
背影，直到融进一簇簇花朵里，这才转身回府。

七

都说一心不能二用，上班就上班，打不得洋
盘。 高峰开始还小心翼翼，时间一长，有所松懈。
前年二月十四日，对！情人节，我晓得！可前年的
这天对高峰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

这段时间高峰父亲住院， 他下班就灰尘仆
仆赶到医院照看，祸不单行，母亲在送饭途中，
避让一辆摩托，崴了脚，也动弹不得了，高峰每
天下班干脆叫三份外卖， 跑步到医院和父母在
病房吃团圆饭。 这样煎熬了一个月，苦尽甘来，
父亲病愈了，母亲脚好了，这天，亲戚们在家备
好了饭菜，等高峰接二老出院呢。

高峰人在岗位，心早飞医院了，一边看表，一
边告诫自己认真执勤，莫急莫急。城关小学的晚岗
哨本来是六点下班，学生娃五点半放学，六点基本
恢复常态。 高峰来后，自己给自己定到六点半，一
怕个别学生走得晚， 二来机关单位不是六点才下
班吗？ 应该还有个行车高峰，多上半个小时有啥？
防患于未然嘛。 你瞧，多好的小伙子啊！

眼看六点半到了， 就在高峰卸下警帽擦汗
准备下哨的当间儿，一辆电动车疾驰而来。 你说
邪不邪？ 偏在这时，一名学生从高峰身后急匆匆
窜出过马路，说时迟，那时快，高峰一个箭步拽
回小孩儿，电动车擦着他驶过。

高峰感觉左腿被蜂蜇了一下似的， 还没来
得及看，就被赶来接孩子的学生家长拦住了。 刚
才一幕， 站在路对面接孩子的家长看得一清二
楚，由衷地感激、敬佩，说什么也要高峰留下电
话号码，改天专程致谢，高峰心急如焚，哪里顾
得上，挣脱人家的手一溜烟跑了。

八

“叮铃铃……”闹铃响了，六点整，以往，高
峰一个鱼跃，起床、洗漱五分钟，跑步到岗十分
钟，六点半上班他准六点二十到。

今天看来做不到了， 原以为只是小腿擦破
点皮，到医院一瞧，几乎整条腿外侧都有擦伤，
小腿肚处直接一层皮没了，血泡泡直往外渗，心
疼的高峰妈直诅咒那些飞毛腿。 高峰忙辩解：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结果更惹了妈，“哪个是
故意的？ 故意的还得了？ 你们警察就要严管，连
警察都撞，那还了得？ 我就是躲挨刀死的摩托车
才崴的脚。 ”没想到母亲更恼了，高峰只好“嘿
嘿”陪笑。

高峰硬撑着下了床，伤口结痂了，左腿有些
僵硬，不能弯曲，他妈让他请假，高峰说来不及
了，喝了稀粥就出门，高峰妈只好望着儿子的背
影招呼：“过细啊！ ”

走了约十米，高峰觉得这速度肯定迟到，于
是，拐过弯干脆拦了辆出租，六点半，他准时到
岗。

昨天稍一疏忽就出事，今天可不能，高峰强
忍疼痛告诫自己，挺了挺身站得更直了，一双犀
利的眼睛在帽檐下前后左右警惕地盯着过往车
辆，随时准备保护行人和制止违章。

“高叔叔———”冷不丁一束鲜花伴着甜甜的
童音出现在他胸前，搞得他措手不及。

“高警官，感谢你救我们家小明，这是他硬
让我买的，你收下吧。 ”叫小明的小朋友旁边女
子紧接着说道。

高峰想这肯定是他妈了，定眼一看，这么年
轻？这么漂亮？昨天光急着奔医院，也没细打量，
这会儿四眼一碰，高峰脸“刷”的一下红了。

在马路上给交警鲜花， 高峰只在电影里看
过，没曾想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搞得怪不好意
思的，特别是看热闹的人围过来为他鼓掌，更不
自在了。 他赶紧双手接住鲜花， 对献花的小朋
友，不！ 确切地说，是对小朋友旁边的大人，敬了
个标准的警礼。

望着献花母子离去的背影， 高峰精神劲儿
更足了， 左腿似乎也不怎么疼了。 多好的群众
啊，看来我们的辛苦奉献没白费，群众的眼睛是
雪亮的，他像打了鸡血似的兴奋不已，以至抱着
鲜花在人群中执勤了二十来分钟， 在熟人的询
问下才意识到， 害羞地连忙将花寄存到身后的
小店。

九

这以后， 高峰不时看到叫小明的小朋友和
接送他的大人———年轻漂亮女子。 小明非常懂
事，每次老远就喊“叔叔”，接送他的女子总随喊
声对他莞尔一笑， 他则很调皮地有时对小明有
时对大人敬一个标准的警礼。

就这样日复一日，每周都能遇见小明他们，
每次敬个礼，高峰觉得蛮幸福的。 高峰妈老催儿
子快谈对象，她急着抱孙子，高峰就想，要找就
找小明妈这样的，瞧人家，孩子都上小学了，还
这么年轻，这么漂亮，看起来顶多二十，没怎么
化妆，穿戴也很朴素，咋就那么耐看？ 会教育孩
子，也不随便和哪个男的多说话，这点高峰最有
发言权也最矛盾。 自从献花那天后，人家没和他
说一句话，每次都是一个笑，一个敬礼，其实高
峰很想她跟他说上几句，可人家不主动开口，他
也不好意思说啥。

元旦、春节快到了，局里要求城区交警晚上
也和巡警一起上街巡逻，他忙得不可开交。 十一
月十一日“光棍节”，许多单身小伙子聚会调侃，
嘴上发毒誓单身一辈子攻守同盟， 其实心里想
媳妇急得猫抓似的。 高峰哪有这闲心，他和往常
一样，值完班拖着疲倦的身躯往家挪，突然听见
不远处巷子里隐隐忽忽传来嘈杂声， 他顿时警
觉起来，这十一二点了黑不隆冬的大冷天，谁还
在这儿干啥呢？ 紧接着他清楚地听见一个女声
骂“流氓！ ”

高峰急速跑去探究竟， 见几个黑影正拉拉
扯扯，大声喊道：“我是警察，你们干啥？ ”他这一
吼，三个黑影撇下一个拔腿就跑，“救命啊！ 抢包
了———”撇下的那个带着哭腔大声求救。

不好！ 有人抢劫，高峰箭一般向三个黑影冲
去，一个鱼跃撂倒两个。 这三小子看来是老手，
有备而劫，掏出利器穷凶极恶地向高峰刺去，高
峰赤手空拳，一个对三，胳膊、身上划破了，全然
不知， 一心只想制服歹徒， 就在他感到体力不
支、浑身疼痛、昏昏沉沉要失去知觉时，另两巡
警值完班正好路过这里，逮个正着，三下五除二
就把歹徒拿下。

高峰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救护室了，头
部、胳膊、大腿都扎着绷带，脑壳挨了一砖头，重
度脑震荡，这会儿正输液呢。 他缓缓睁开眼，映
入眼眶的是一位熟悉的面孔，可他想不起是谁。

“高警官，你醒了？ ”高峰听到熟悉面孔在问
他，却不知如何应答，眨眨眼算是回应了。 “哦，
叔和姨刚到隔壁睡下， 你们领导也才走。 你莫
动，想做啥，给我说。 ”这回高峰听出来了，多熟
悉的声音，难道是她？ 他再次睁开眼，她正关切
地望着自己，高峰赶紧扭过头躲那双眼睛，这一
扭，头又炸了似的青疼，他干脆合上眼。

怎么是她？这不是小明的妈妈吗？看她穿着
白大褂，是这里的医生？ 咋这么巧？ 高峰脑子使
劲转悠。

其实还有更巧的，高峰还不知道，他舍身救
的人就是这位———县医院的形象大使外科护士
林晓洁，那晚她值完班回家，没想到就遭遇有生
以来第一次最可怕的事。 别惊诧， 还有更更巧
的，他赤手空拳勇斗的三个犯罪嫌疑人，竟是省
厅通缉抓捕的流窜作案犯，这回，高峰真的立了
大功。

十

这院住的，一躺就是个把月，这期间，县、市、
省厅领导先后来院看望，电视台争相报道，还有市
民自发探望，让高峰记忆最深的，要算早先把他当
小孩的那位省厅领导了，握着高峰的手，伸出大拇
指直夸：“高，实在高！ ”每每想起这些，高峰就忍俊
不禁。其实这都不算啥，让他最美滋滋的是可以天
天见林晓洁， 特别是知道小林不是小明的妈还是

单身没谈对象以后，这种愿望就更强烈了，一会儿
不见就心神不定、魂不守舍。

高峰搞清林晓洁和小明的关系是在住院一个
月后，那天小明又给他献花，告诉他在电视上看见
记者采访他，好神气！全校都知道高叔叔是勇斗歹
徒的大英雄，老师还让他们写作文呢。高峰没想到
整的动静这么大，不好意思地笑了，没话找话逗小
明：“这花儿你在那儿买的呀？ ”小明如实答：“是小
姨买的，她说你房间有别人送的，要买最漂亮的，
与别人的不一样。”高峰奇怪：他小姨是谁？小明一
指林晓洁：“就是她呀。 ”“这是我姐的娃子。 ”一直
站在旁边没说话的小林解释道。 “啊？ 你不是小明
的妈呀？ ”高峰一骨碌坐起来傻乎乎地追问一句。
“人家才参加工作。 ”林晓洁娇羞地嗔怪，递给高峰
削好的苹果，弄得他脸通红。 高峰后来知道，林晓
洁去年卫校毕业，今年二十二，单身没对象，院花
儿，追她的人多的是了。

高峰要出院了，整整住了五十天。 说实话，
他最不喜欢闻医院那药味儿， 搁他一拆绷带就
要出院，可领导严厉命令要听医生的话，他妈也
千叮咛万嘱咐不准他提前出院， 其实他后来也
不想提前出院了， 可以说前三十天他是为自己
身体而住院，后二十天是为领导、为母亲，最重
要的是为林晓洁。

出院那天，队里领导、同事要接他，被他婉
言谢绝，因为林晓洁早和他约好，要接他到她家
吃饭，特别解释这是她爸妈的意思，如果高峰拒
绝，会不高兴的。高峰哪里会拒绝？兴奋、激动还
来不及呢，假装客气了下赶紧答应，挑了最好礼
品，紧跟晓洁身后，屁颠屁颠儿地往晓洁家赶。
晓洁爸妈看这小子特懂礼貌，第一印象好极了。
第三次到晓洁家，高峰就主动卷起袖子，说给他
个机会露一手。 那次那顿饭，晓洁妈更是高看高
峰一眼，那菜炒的，比她炒了半辈子都好得多，
晓洁爸硬要高峰陪他多喝几杯。你忘了？高峰当
兵时在炊事班待了两年啊， 没想到在这儿用上
了，哈哈！ 喝茶！

这以后一来二去， 都猜到了， 我就不说了
吧？ 反正把高峰妈乐得睡着了又笑醒，没看出来
啊，这小子艳福不小，还是人家主动找他呢，姑
娘模样儿俊的，跟电视里似的。 不过，晓洁和高
峰也不是没有一点周折，他的情敌太多，起初个
个恨他恨得流油，但没办法，人家救过林晓洁的
命，英雄配美人儿，理所当然，最恼人的是林晓
洁就只爱高峰，拆都拆不开，那些帅小伙儿只好
相继退出转而支持高峰。 还有一个小插曲，晓洁
要不告诉高峰，他恐怕一辈子都不知道。 当晓洁
婉转地告诉妈她喜欢高峰时，她妈惋惜地说：好
是好，就是个子太矮。 晓洁爸不答应了，说了段
台词反击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辣人心，雷
锋同志个不大， 他的精神传天下， 董存瑞个不
高，关键能顶炸药包，科学认为，凡是浓缩的都
是精品。 就这还觉不过瘾，又补上一句：潘长江
个子矮，他的小品人人爱！ 晓洁妈没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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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和晓洁是第二年“十一”国庆节办的婚
礼，也没请外人，就是自家人坐一块儿，然后俩
新人旅游度蜜月。

高峰在小县城有了一定知名度， 自然成为
街坊邻居们茶余饭后唠嗑的话题， 他养父养母
说高峰是他们的儿子， 他生母生父说高峰是他
们的儿子，慢慢地大家都知晓了高峰的身世，说
这小子怪不得这么好的命，原来有四个爸妈呀，
都在护佑他，他哪里克父？ 分明旺父！

夜深人静，高峰瞅着爱人枕着自己胳膊发出
均匀平静的细微鼾声，想入非非：将来有了儿子，
我还在那儿执勤，幼儿园和小学在一起，每天看
儿子上学、放学，等儿子上初中了，就到初级中学
那一块儿执勤，上高中了在高级中学执勤，上大
学了，哦，谁知道到时候考到哪个城市哟……他
这么不着边际地乱想、傻笑，早上醒来，又笑自己
也太自私了吧， 那交警是给你儿子一个人当的？
想在哪儿就在哪儿，由得你了？ 再说也太没出息
了吧？ 怎么只想执勤，没想进步，当队长、做局长？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哟。

好了，高峰的故事只能讲到这儿了，他和林
晓洁牵手走进婚姻殿堂， 就是他的第五个没想
到。 另外告诉你，那年二月十四，不但是他父母
出院的日子，还是他俩邂逅相识的日子，他俩就
是那一天开始相互注意有好感， 擦出爱情火花
当然是十一月十一日“光棍节”那晚以后啰。 顺
便告诉你， 高峰他们队长已经提拔到市支队任
政委了；“麻杆儿” 去年“五一”和邻省一位警花
喜结良缘，今年初当了关垭检查站站长；周昌安
也发福了，已经是队办副主任，小子长得越发像
春晚演小品的喜剧演员“句号”，一天二十四小
时都是笑脸，而且还有两酒窝，人见人爱。

好，故事真的讲完了。 哎、哎、哎———你们别
愣着， 这边的也别光顾喝茶呀， 我说啊———此
处，应该有掌声！

交交 警警 高高 峰峰 （（小小说说））

王王健健春春

打小雪一过，故乡便进入了冬月，寂静了
大半年的乡村，又开始喧嚣起来，随之酒香便
在村庄里开始弥漫。

早在寒露前后，房前屋后的柿子，早已变
成了柿饼被挂在了屋檐下， 仿佛一串串红灯
笼彰显着浓郁的秋色；场涧边的菜地里，萝卜
已经下窖，新栽的蒜苗、红萝卜早已放绿，给
阴郁的暮秋增添了几分亮色。 还有入冬的烤
火煤，已由走村串户的三轮车送上了门，码在
了储藏间的墙角， 替换了院落里小山似的柴
火。 做完这些应做的一切，冬就踏着趔趄的脚
步蹒跚而至了。

乡村的冬月热闹非凡。 忙奔了多半年的
农人，开始悠闲下来，喜事便多了起来，酒席
也走马灯似的一场接着一场。 东家的婚礼要
大过，新郎新娘是致富能手，新郎先前是泥水
匠，凭着一把泥刀创天下，慢慢地发展成了今
天的包工头， 带着村里的年轻人辗转在都市
里，靠着诚实守信创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新
娘是村上十字绣加工厂的老板， 她大学毕业

后回到了乡下，把姐妹们组织起来，专门加工
刺绣工艺品， 短短几年间就把产品销到了全
国。 本来两人的婚礼要放在城里举行，可两家
老人不同意，觉得在城里不热闹，最终依了老
人的心愿。 这不，前三天后三天地刚刚收场，
西家的搬家宴又紧锣密鼓的开场了。 也难怪，
西家的大哥能搬进三层高的楼房确实不易。
以前，他们一家五口，挤在三间破瓦房里，不
要说盖新房， 就是日常生活都过得紧紧巴巴
的，看到别人一幢幢小洋楼拔地而起，他只有
羡慕的份。 仅仅两年时间，当他的生态养殖合
作社不断壮大的时候， 他家里的楼房也耸立
起来，祖祖辈辈都没住过的楼房，在他的手里
变成了现实。 这样，搬家宴就显得极其重要，
那是他家新的生活方式的开始， 借此能让乡
邻们热闹一番是他多年的夙愿。

喝完了东家的，喝过了西家的，又轮到了
前村与后店的了。

前村的岳丈刚刚过完了 60 大寿， 后店的
老表又要给千金待满月。也许在城里人看来，待

满月是个小事，但对于老表来说，千金的满月是
非待不可的，因为他高兴，出于感恩。原来，眼看
快步入 30 岁的老表，由于舅妈常年有病，使本
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眼看着年龄
愈来愈大的老表， 舅妈不得不为其婚姻操起了
心，但相遍了岭前岭后的女子，人家都嫌他家里
穷，没有一个愿嫁给他。 最后，他一咬牙便去了
南方打工，凭着能吃苦耐劳的好印象，结识了现
在的弟妹，这才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千金，还搬
进了移民新村。 老表千金的满月待的隆重而热
闹，不但醉了前来贺喜的客人，整个村庄里，弥
漫着浓浓的酒香。

酒香弥漫的村庄， 每一滴酒都是岁月的
笔触，描绘着村庄的变迁。 每一丝香气，都是
生活的诗篇，吟诵着村民的辛勤与欢乐。 伴随
着酒香的弥漫， 村庄的轮廓在朦胧中愈发显
得诗意而迷人。 那酒的香气，如同一条无形的
纽带，将村民们的心紧紧相连。 它见证了一代
又一代人的成长，承载着无数的欢笑与泪水。

酒香弥漫的村庄
刘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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